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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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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 场场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前的 30 个小时，我正巧到达上海。
在这之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一直在国内忙工作，可总也放心不
下在日本的那个小家。尽管丈夫胜男电话告诉我，我们家所
在的山梨县基本没有受损，但随着核泄漏问题的日益严重，亲
朋好友们都劝我暂时别回去。可这无法阻止我，我和胜男在
结婚时有个约定：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回家来集合。于
是，我把大家捐赠的速泡面、压缩饼干和午餐肉罐头等“救灾
物资”塞满箱子，起身回日本。

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我和胜男这对老夫老妻第一次在
路边来了个西洋式的拥抱。回到家，很多朋友跟我聊起了大
家在这场灾难中的经历。当时，人们从一片狼藉的办公楼里
跑出来，只有一个心思——回家。可是整个交通处于失控的
状态，很多人只能长途徒步回家。为了帮助这些回家路上饥
寒交迫的人们，有个佛教寺院的僧侣动手做了几百个饭团，还
在祈祷的大殿里铺上可供坐下、躺下的纸板。而有一家卖蔬
菜水果的小店则架起大锅，用蘑菇煮热酱汤，免费招待路人，
菜店老板说，自己从心里理解大家徒步回家的艰辛和焦虑。

面对这场千年不遇的灾难，人们如何承受呢？我和胜男
说，我想去地震重灾区现场看看。他答应了，并一定要和我同
去。我想，在这大灾难面前，最宝贵的就是一家人的团结互
助、不离不弃。可是我们的共同出行受到了太大的牵挂，因为
胜男培育了4000盆草本植物，需要有人看护，而且我们有一条
已经17岁的老狗“多多”，最后只能把它送到附近的动物医院，
让别人帮忙照顾几天了。

5月15日，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病奇迹般痊愈的胜
男奋勇当先，担当全程的驾驶员。面包车里装着被褥、御寒的
衣服、饮用水、方便面……还有打算送给灾区孩子们的12个高
级洋娃娃。一路向东北，经东京都、千叶县、茨城县，到达福岛
县，看到不少民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福岛等沿海城市，不但拥有渔业、农业和各种加工业，就
是近在咫尺的核电站基地，也曾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
实惠。千叶、茨城和福岛县的民宅质量，整体看来都比我家所
在的山梨县要气派得多。可是，转眼之间，大地震及大海啸，
就把原来任何人都以为“理所当然天长地久”的日子，毁于一
旦，到处都是废墟与垃圾。特别是那数不清的各种汽车，没有
被海浪卷走的，也被巨大的力量冲撞得破破烂烂。

我走进了静悄悄的废墟，不禁感到诧异：怎么就没有人来
收拾收拾这破碎的家园呢？曾经被珍惜过的家具、电器、工艺
品、色彩依旧鲜艳的被褥、坐垫，还有小宝宝们的图画书和玩

具……有的被扔在原地，有的被堆在路边，名副其实的“堆积
如山”。

彻底坍塌的房顶下，埋葬的是一个个家庭昨天的欢声笑
语。海潮退去后，在一些没有全塌但失去了前后两面墙壁的
房间，仍然可见挂在墙壁上的精美挂钟和油画。被冲毁的楼
房里，透过玻璃窗户，还能看见楼上那家勤劳主妇晾晒的衣
服……整整两个月过去了，主人们昨日的温暖生活，就定格在
残砖废瓦之下。忽然掠过的风，吹动破碎的门窗发出了清脆
的响声，让我一阵阵地心惊肉跳。

我还听说，就在海啸来袭的时候，有一些日本老人决定留
在家里。他们要和住了一辈子的家园同归于尽，打发年轻人
说，别管我们了，你们快跑吧。

这场灾难的牺牲者，三分之二是65岁以上的老人。即便
不是存心不想逃命，他们大多数还是因为舍不得丢下家里那
难以丢下的一切。而幸存者们重新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最
强烈的感受就是不知道如何与昨天那“家的记忆”一刀两断，
重新开始……

据我了解，日本家庭的每一方小院儿几乎都像个别致的
大盆景。这个民族具有追求唯美的性情，大多数人珍惜墙角
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一年四季过着平凡、勤勉的日子……

忘了是林语堂还是哪位文人说过一句话：家，是人生的根
据地。几间屋子，一个小院，一代代的夫妻、儿女，把成长与幸
福的记录留在里面。即使是其中的成员出门闯荡，多年后归
来，风尘仆仆地站在老屋门口，高呼“我回来啦！”门里有亲人
应声而出……这，就是他的“家”。

突然，那老屋、那小院儿，那祖父栽种的藤萝、母亲培育的
玫瑰、父亲抽着烟卷读报的客厅，还有媳妇烹饪晚餐的厨房、
儿子画在门柱上记录身高的铅笔线……瞬间都化作了从此不
忍回首的家的废墟。唉，怎样才能抚慰那一颗颗随之而破碎

的心呢？
有个朋友说过，凝视灾难，也是需要勇气的。胜男把车子

停在一个渔港的小码头旁边，然后说：“你自己去看看吧，我不
想去……”

我独自走进了被摧毁的小渔港，看到了一艘艘船身标注
着“XX丸”的大小船只。它们大都造价不菲，船身的色彩鲜明
靓丽。有的在海水中翘着红色的船底，大多则被海潮重重地
掀翻到码头的水泥岸上。它们就像经历了一场与外星人的恶
战，留下的都是被无形的武器彻底摧毁的钢铁的身躯……

海洋、海港、渔船、风帆，在我心中永远是诗，是画，是歌，
是梦。一艘船，就是一个家。乘风破浪，驰骋海洋，满船的渔
获丰富着千家万户的日子，养育出一代代勤劳勇敢的小船长
和小水手。

从小我就跟着爸爸妈妈乘坐过乘风破浪的大轮船，长大
以后披着军用雨衣站在快艇上，去守岛部队采访先进事迹。
我还梦想过把家安在一条船上，每天都吃到新鲜的鱼虾……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会问胜男：“你出生在一个四面环海的
岛国，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个渔民？”他永远都不知道
怎样回答我这稚气的提问，可我还是永远都在重复着同样的
问题。

23年前，我刚到日本留学的那一年，元旦放假就是到福岛
的一户民家做客。那时的福岛，雪白的灯塔和又平又蓝的海
洋，都曾给我留下图画般的记忆。现在，也不知道那户热情的
人家，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震灾中，是否安谧如故。

此刻，我独自坐在福岛海边这一片死寂的“船的坟场”里，
面对着东倒西歪、破烂不堪、惨不忍睹的船儿们，面对着沉默
不语的港湾中的海水，终于放声大哭起来！等我回到车上的
时候，发现胜男也在偷偷地流泪……

我和胜男继续向北，好歹在晚上8点之前找到了一个亮着
灯的民宿。看到门前停着很多的汽车，走进店门，看到的都是
青壮年的汉子，一群群地正在聊天喝茶。我们需要一个落脚
的地方，却被告知，现在的地点距离福岛的核污染禁区只有一
公里了。因此，这附近但凡能够食宿的服务设施，全都被白天
要进入禁区去抢救核电泄露的工作者占用了。真没有地方接
待一般的游客，哪怕仅仅是一顿晚饭，我们只好原路返回。

他们都是继“福岛50壮士”之后的奋战者，每个人的身后，
也有一个家——父母、妻儿、兄弟姐妹……但是，我真看不出
他们的脸上有一丝英雄的骄傲或是殉葬者的悲情。在日本，
不要说是他们了，就连曾经牵动了世界之心的“福岛50壮士”，

名字都是不被公开的。
一位无名壮士的妻子说：“为了很多家庭和孩子的生命安

全，作为妻子，我只能是一心一意地等他……回家。”
在与禁区相反的方向返回途中，我和胜男看到废墟中居

然有一家正在营业的日本料理店！夜已渐渐深了，饥饿驱使
我们毫无选择地冲进店门。令人惊讶的是，这家建在海岸上
的餐厅装璜高档，周围摆满了祝贺新店开张的鲜花。

可容纳七八十人的店里，只有我和胜男一对客人。漂亮
的中年老板娘亲自来为我们点餐服务。在她家，我吃到了在
日本生活这么多年来价钱最便宜但味道最棒的天妇罗套餐。
我们听老板娘聊了起来：

“3月11号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刚从一阵很强烈的晃
动中清醒过来，我就接到了儿子的电话。他正在开车，听到了
汽车收音机里海啸即将到来的警报，就拼命地催我和他爸爸
赶快撤到高地上。幸亏是这个不愿意在家经营料理店的儿
子，我和丈夫拼命地开车往两公里外的高地开……

“谁能想到呢，就连我们家这距离海平面十几米高的堤岸
地势，竟也没能躲过排山倒海的浪潮……这一带，不少没有来
得及撤离的人遇了难。我一想到自己的生日，从此就是一场
世纪大灾难的祭日，难免很沮丧。

“可是家人都对我说，大浪没有冲毁咱们家的建筑基础，
这就是上天送给你的生日厚礼。虽然福岛的核辐射问题没有
解决，周围的垃圾山和废墟也没有清除……我和丈夫振作起
来，三天前，终于重新开了张。”

“你们从没有想到过，搬到别的地方去吗？”
“从来也没有啊——这里是我们的家。”
“老板娘，您真是个巾帼英雄！”
料理店的大厨就是她的丈夫，站在厨房后面一直没有露

面。只有当我说出了对老板娘的由衷赞叹时，才发现他站在
厨房门口不出声地微笑……

我永远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夫妻料理店，这个坚强的家。
第二天，就在这片距离核辐射隔离区咫尺之遥的土地上，

一家面海的小幼儿园里，孩子们欢笑着接受了我和胜男送给
他们的“来自北京的洋娃娃”。

等我和胜男终于结束了2000多公里的行程，从灾区回到
了我们这一成不变的关东小城。胜男不断地抱怨他的盆栽因
为几天没有浇水，快被渴死了。动物医院毫不客气地递给我
一张4万多日元的大账单……

我仍然很高兴，我们平安地回到了家。

回 家
□林小玎

■■讲讲 述述
■■沈虹光说戏沈虹光说戏

燕鸥的天堂燕鸥的天堂
□□张张 六六

距离我们居住的主岛不远有个乌屿，面积只有0.042平方
公里，相当于两个足球场般大小，却是《中澳保护候鸟及其栖息
环境的协定》所规定的重点稀有鸟类保护区，是候鸟燕鸥的天
堂。千万只候鸟，每年四五月间从澳大利亚飞来，在屿上寻欢
作乐，产卵孵蛋，教飞捕食，入秋后便成双成对飞回故乡。

候鸟之所以聚集于此，其中还有一个典故。相传，南宋末
年，宋帝昺逃到南澳来，在澳前村驻跸。群臣计议，扩大地盘，
兴建土木，营造宫闱，招兵买马，重振宋朝。所以，宋帝口谕，传
旨海上四屿前来护驾。其他屿听旨前来，惟独乌屿原地不动，
于是宋帝骂它黑心肝，并令万鸟聚集，鸟粪堆积，遗臭万年。其
实，这里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周边食物资源丰富，又因地势险
要，便成了远道而来的褐翅燕鸥一个季节性的乐园。

当我们同省里的科考队来到候鸟天堂探秘时，正是上午9
点多，这是一天中鸟儿最欢乐最繁忙的觅食好时机。据专家目
测，大约有1.5万只褐翅的、粉红的、大凤头的，还有少量的黑枕
燕鸥在振翅飞翔，盘旋击水，叼捕鱼儿，“啁啾”的喧闹声响成一
片。它们有的在水面飞旋，瞄准鱼儿因为海里闷热上水面透气
的一刹那，俯冲下来叼走它；有的在退潮显露出水面的礁石间
穿梭，寻觅小蟹、小贝、海石花、海藻等，这是它们的家常便饭；
有的停脚在海滩或礁石上，伺机捕鱼；有的踏浪滑水碰运气；有
的浮在海面等机会……场面壮观，令人叹为观止。

最有趣的是看燕鸥“恋爱跳舞”。堂侄说，其实一切动物
都会发情恋爱，这是动物的本性。跳舞是燕鸥恋爱的一种方
式。上岛以后，我和孙子跟着堂侄，挂着一个数码相机，拍录着
一只只候鸟美丽有趣的镜头。当我们爬上西南靠海的礁石时，
见一块黑色礁石上，两只褐翅燕鸥一圈一圈跳着舞步。一只

“蹭蹭”向前几步，另一只也用同样的步调向前跳几步；一只绕
石边转一圈，另一只也跟着转一圈……有诗人吟唱过，鸟儿是
雄飞雌从绕林间，此时却是雄舞雌随石头上。这是它们温文尔
雅的恋爱方式。旁边的鸟儿也许司空见惯，也许自己也这样舞

过，所以它们看都不看，只站在礁石上发呆。
绕过山顶的灯塔，那东南向的山谷里，气流涌动，却有无

数褐翅燕鸥在这儿迎风飞翔，舞姿多变，姿态逗人。它们喜欢
先从高高的崖顶俯冲下去，然后顺着气流浮升到崖尖，扇动着
双翅在风中悬浮，然后又直坠下谷底，当快要撞击到谷底的礁
石时，猛然一个翻身，又扶摇直上云天。也许这是鸟儿的生活
乐趣，也许这是它们正在进行万里飞翔的训练。

科考队的小胡和小邓则到处转悠，随处测量记录褐翅燕
鸥蛋的体积。小胡告诉我，燕鸥蛋大多是4.75×3.74厘米。看
着一头尖圆一头钝圆、蛋壳布满深浅斑点的鸟蛋，我真想捡几
个回家。当我们转到塔边营地时，有好几只燕鸥一直在我们头

顶盘旋，并不断扭头看自己下的那些蛋。小胡说，因为海岛中
午与夜晚的温差大，所以母鸟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蛋。中午炎
热，燕鸥一面要歇晌，一面要用自己的身体给蛋遮阴，夜晚凉
冷，它们就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蛋儿。不然蛋儿就会坏死，自
然就孵不出小鸟了。

入夜的时候，全副“武装”去捕鸟的小柯他们顺利回来了。
他们捉来了几只褐翅燕鸥。当小柯要捉一只出笼来进行测量
时，它竭力反击，用尖利的嘴啄人手，并且一啄就不肯放松。当
翅长、体长、啄长、跗跪等一项项测量完毕，就在它的脚上套上
特制的“环志”脚环，然后把它放回大自然。看着它们趔趄着惊
恐地颠进低矮的灌木丛，大家心里都有点愧意。

这天夜里，我们只好依靠着塔边露宿。我们载来住宿的
设备就放在山脚的沙滩上，除了没力气搬动上来，更主要的是
我们实在不愿意多占燕鸥的家园。这儿到处是鸟儿，到处是鸟
蛋，一不留神就会踩烂那遍布斑点的蛋儿，它们几乎和岛上的
草丛、岩石混同一色，让人很难辨认出来。看着自己踩破的鸟
蛋实在于心不忍，一个不久就会诞生的小生灵，就轻易地让我
们毁了，好心痛。

夜越来越深，天气越来越冷。科考队员们都依靠在残塔
边，一边聊天，一边小饮。堂侄怕小海受冷，把他搂在自己的怀
里。我实在困了，不知什么时候也睡着了。等到被啁啾的鸟儿
吵醒时，已是东方鱼肚白了，淡青色的天光逐渐显现，再没多久
的时间，草丛里、石缝间探出了一个个小小的黑脑袋，燕鸥们望
了望浩瀚的大海，然后稍稍扇动着翅膀直飞出去。于是，万鸟
振翅，鸟的天堂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因为有一场强台风即将到来，我们只好提前离开乌屿，告
别燕鸥。当我们安全走上渔船的时候，燕鸥在头顶、周围低飞
盘旋，它们是好奇，是依恋。我和小海都向着鸟儿们，向着乌屿
不停地挥手告别。我心里默默地许诺，一定还会再来到乌屿，
饱享这满天飞羽的眼福。

冬天来得早，远安山中寒气十足。黄萎的树下石碑很
新，碑上刻着这么一句台词：“我不能等你一年半，也不能
等你到25岁，但我可以等你一辈子。”这是电影《山楂树之
恋》的外景地，现在成了旅游点。“史上最干净的爱情”让
武汉人知道了远安，但却鲜有人知道远安花鼓。

“1953 年，湖北省民间艺人会演，远安花鼓戏 《文昭
关》《访友》在武汉引起轰动，被称为‘山中鹞子’。”这是
老资料上的文字。文化厅艺术处统计全省地方戏剧种，根据
资料也把远安花鼓算上了。

前年地方戏艺术节，全省大大小小的剧种都来到武汉，
这是改革开放后的首次汇聚，开幕式就像个大庙会，锣鼓喧
天乐声飞扬，一个剧种打一个彩幡，高高地擎着招摇着，欢
天喜地的。远安花鼓却没有来。是剧团有什么困难吗？远安
隶属宜昌，隔了一层，又远在万山丛中，情况不明。

这次来远安活动，便想到剧团看看。
出乎意料，人家小日子过得不错。有剧场，虽不大，但

肝胆俱全。台板结结实实的，座套干干净净的。后面有服装
间、道具间、化妆间，均紧凑适用。楼上姑娘小伙正在练
功，大镜子、长把杆，很像那么回事。引我注意的还有一排
迷彩式军用行囊，贴着演员的名字，装着各自的演出用物，
随时待发的阵势，让人联想到海军陆战队的雄姿英发。

我知道我遇到了一个好剧团。团长笑着拿出图文并茂的
演出记录册让我看，告诉我，他们演出很多，很受欢迎，只
是剧团小，全员才 28人，都分不开身了。这时，戏要开演
了。

面对即将拉开的大幕，我等着。等什么？我等着听音乐
声腔。自从关注地方戏以来，我知道剧种之间的差别主要体
现在音乐声腔上。独具特色的音乐声腔甚至是一个剧种的灵
魂，是它安身立命的资本。

一位中年女演员出场了，这是《瓜园会》，说的是一个
热心快肠的大娘撮合年轻人美满姻缘的故事。中年女演员饶
有韵味的演唱和清新明亮的伴奏音乐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跟着出场的小姑娘也很可爱，声音甜甜的，小步子软软
的，手巾挡脸悄悄地一笑，很招人喜欢。音乐声腔继续着前
面的风格，不像“山中鹞子”，而像山中的泉水，透明，清
灵，在石涧中跳跃着。

“长长的呀是个什么瓜？长长的呀是呀是丝瓜。圆圆的
呀是个什么瓜？圆圆的呀是呀是西瓜。光光溜溜的是个什么
瓜？光光溜溜的是呀是香瓜。包包格格的是个什么瓜？包包
格格的是呀是苦瓜。”

一段载歌载舞的做工戏让我情不自禁发出了赞叹。团长
说，远安花鼓中许多段子都会在综艺晚会上演出，而且常是
晚会的主打。

接下来是一出诙谐喜闹剧《吴大拜年》。丑角演员很有
喜剧天赋，戏演得好玩好看，笑料不断。音乐声腔与《瓜园
会》又不一样，但也活泼好听。

“省里的地方戏艺术节你们怎么没去？”我蓦地想到，便
问团长。

团长说：“我们请示了市里，市里说可去可不去。”
“去了可以得奖呀！”我为他们遗憾，详细地给他介绍奖

项设置，远安花鼓的音乐、剧目和演员都很不错，可以得好
几个奖呢。

团长乐呵呵听着，点着头，感谢我的鼓励，只说以后再
争取，没有显出特别的遗憾。

最后的精彩是皮影调。表演者是 60 多岁的吕氏兄弟，
木瓜村村民。看我是省里来的，他们特别挑了一段自己编写
的配合时政的《催马扬鞭奔小康》。哥哥吕元生主唱，弟弟
吕元宝打鼓帮腔，还有一个更老的穿着紫红花袄的村民击小
锣。岁月历练，老人的演唱比年轻的演员更多了韵味神采。
到了“催马扬鞭”时，老人一手做扬鞭动作，一手花样翻
舞，满场飞，高亢激越处老嗓子竟也旱地拔葱直冲霄汉，真
是“山中鹞子”。

听说远安民间艺班很多，红白喜事都要被邀请表演，名
为“做期”。歇坐时，便问吕氏兄弟可“做期”，可以此为
生。他们笑而不答。

旁边人介绍，吕氏兄弟是根雕大户，产品出售动辄逾
万，唱皮影不图生计，就图个高兴。

我蓦地感到自己的俗气，后悔跟团长说那些得奖的话。
山里人自有山里人的乐，服务乡民乡里，唱花鼓的唱得高
兴，听花鼓的听得开心，小日子红红火火的，有奖没奖又有
什么关系呢？

远安花鼓的小日子

1962年夏日的一天，陈爱莲和其他几
十名青年演员，满载着无限的喜悦，从北
京出发，坐火车到满洲里改轨，借道苏联
去芬兰。陈爱莲和同伴们激动地伏在车窗
旁，欣赏起沿途的风光：碧蓝的天底下，浅
浅的、低低的小山坡上，长满了蓊郁翠绿
的杂草和荆棘，挺拔的白桦林掩映其中，
成群的野鸟和白鸽，鸣叫着，在林间飞
翔……

如茵的草原，茫茫的森林……坐着坐
着，陈爱莲就有点困了。迷迷糊糊中，她脑
际浮现出挥汗如雨、突击排练的日子。那
是在团中央一间藏青色的俱乐部大厅内，
正好是六七月间，知了声声，酷热难耐。室
内没有空调，一会儿，汗水就溻湿了衣服，

别人有一两个节目，惟独陈爱莲有四个节目，上午练，下午
练，晚上还练，别人休息时，陈爱莲不能停。可是，在排练结
束休息时，陈爱莲感到头脑发晕。她决定趁这个机会去一趟
医院，一检查，让她大吃一惊。“临时性贫血症！”一位大夫平
静地说，说完，开了10天的药。陈爱莲一听，急了：“后天就出
国了，这怎么能休息呢？”

忽然，一阵喇叭声打断了她的回忆。从喇叭里了解到，
从满洲里到莫斯科，要坐五六天的火车。慢慢地，除了偶尔
的说话声外，车厢里一片寂静，人们都东倒西歪，昏昏欲睡
了。长时间的闲坐，陈爱莲有点受不了，她想起了老师的话：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连观
众也知道了。”何不趁这个机会练一下功呢？于是，她开始在
窄窄的两车厢的交界处，扶着两旁的扶手，练起功来。

“看人家陈爱莲，多勤奋！”一觉醒来，一个领导看见陈
爱莲在车厢尽头奋力地劈腿、下腰，不禁赞叹道。“啧啧，好
样的！”称赞声把一车人都惊醒了。一个个都瞪大了双眼，不
解地望着陈爱莲。毕竟地方小，只好将就点，上午练一遍，下
午练一遍，晚上也要练一遍。从此，陈爱莲“一天三遍功”的
赞誉不胫而走。

经过五六天的长途跋涉，列车终于到达了莫斯科，停留
两天后，又换乘船来到了有“千湖之国”美誉的芬兰。芬兰的
首都赫尔辛基濒临波罗的海，一年四季温和凉爽。风格迥异
的哥特式教堂、霓虹灯闪烁的时装橱窗、四处飘香的西餐
店……陈爱莲和同伴们走在宽阔、洁净的大街上，仿佛进入
了童话中。

比赛演出正式开始了。赫尔辛基一个城堡式的大剧院
里，世界各国的青年艺术家们济济一堂，怀着浓厚的兴趣，
来观看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演出。古老的东方艺术，像鲜花铺
满的地毯一样，在观众面前徐徐地展开了。敦煌壁画、古筝
演奏、书法艺术……

轮到舞蹈了。掌声中，舞台上的灯光渐渐变为深蓝色的
夜幕，一轮橘黄色的圆盘肃穆地悬挂在天际，簇簇怒放的桃

花开得正艳，滔滔江水
畔，只见一个身着蓝色
衣裙，身材苗条、明眸
皓齿、天生丽质的中国
姑娘，手持白色羽毛折
扇，随着疏密有致的鼓
声、箫声，像只蝴蝶翩
翩起舞……

舞者通过“闻花”、
“照影”（对着江水映照
自己的身影）、“听鸟
鸣”、“学鸟飞翔”和“想
象中的爱情幸福”等情
节，表现了一个美丽的
少女在春天的月夜，漫
步于江边的花丛中，触
景生情，幻想着自己将
来美满、幸福的爱情生
活的情景。她的脚步时
而欢快，时而沉重，眉
宇间或喜，或思，轻盈
的舞姿宛如一只飞舞
的蝴蝶在花丛中嬉戏。
典雅、含蓄的基调和音
乐雅致、清幽的意境交
相辉映，把观众们带到
了一个纯情柔美的世
界里。

这正是陈爱莲表
演的独舞《春江花月
夜》。这个独舞是舞蹈
家栗承廉根据同名乐
曲创作，由褚信恩编曲。乐曲《春江花月夜》原是柳尧章根据
传统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而易名的，乐曲表现了夕阳西
下时在箫鼓伴奏下丽人轻歌曼舞和摇橹归舟的动人情景。
栗承廉大胆创新，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支动人的舞蹈诞生
了。

其实，说起这个节目，还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那是
1955年的冬天，也就是陈爱莲上北京舞蹈学校的第二年。放
假了，学校里空荡荡的，陈爱莲由于在北京没有亲戚，也没
有打算回上海，只好和妹妹待在学校，准备在学校里过年。
一天上午，陈爱莲正在教室里看小说，忽然，门口传来班主
任的声音：“你们别忙了，快准备一个节目，准备给外宾演
出！”

那时，中央经常有外事活动，就调北京舞蹈学校的师生
来演出，可是，学校放假，找不到人，就临时把陈爱莲和另一
名同学派上了。陈爱莲准备的就是刚刚排练的《春江花月

夜》。这个节目，因为是独舞，题材也很好，很多人都排练了，
几乎人人都能拿得出手。在中南海演出小礼堂，陈爱莲娴熟
的技艺、优美的舞姿，征服了在场的领导人和外国来宾。本
来，要是在平常，是轮不上陈爱莲饰演的，可是，“蜀中无大
将，廖化作先锋”，是学校放假成全了陈爱莲。

这个独舞，是根据张若虚同名诗作改编而成的，音乐、
编舞、表演三者近乎完美的结合，至今仍是中国古典舞的一
个高峰。除了栗承廉具有较深的中国古典舞造诣和编舞的
技巧之外，还与陈爱莲高超的驾驭中国古典舞的风韵、动律
的修养和细腻、深情的表演风格分不开。

随后，陈爱莲还和同伴们一起表演了《蛇舞》《弓舞》《草
笠舞》等节目，观众给予海潮般的掌声。

此次演出，陈爱莲一共获得了四枚金奖。在回住地的车
上，望着窗外闪过的一道道美景，陈爱莲想起了往昔艰难的
一幕幕，她的眼角有点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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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60 年代，
演出《春江花月夜》剧照


